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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亲 ”: 概 念、 问 题 及 思 考
陈 友 华,宗  昊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摘 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互兼容带来家族主义到个体化的转向,对于亲属关

系而言,人们不仅受到传统亲情观念的束缚,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理性考量,“断亲”现象

愈演愈烈,值得仔细探讨。本文构建了基于社会、家庭与个人的亲属关系三角形理论框架,
重新定义与描述 “断亲”现象,并从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出发,挖掘 “断亲”现象的孕育

土壤。作为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断亲”致使宗亲互助隐退、家庭功能被削弱的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交成本。“断”后亦有重联现象,即 “伸缩性弹簧的回归”。“断亲”不

仅仅反映出个体对亲属关系的理性选择,更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重塑。
关键词:“断亲”;亲属关系;社交关系网络;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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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不愿意走访亲戚、不愿意回家过年、不愿意参加亲戚间的聚会……这一代年轻

人似乎更想要一种 “走亲戚自由”的权利,而被忽略的长辈们则越发地认为现在的

年轻人不孝顺、亲情观念淡薄。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亲情观念,现今正经历着两种

完全不同文化圈层的碰撞。回到现实,有些亲情对于双方来说确实都是一种负累,
年轻人一回家就被亲戚缠着问学业、工作、婚姻,但让长辈谈论年轻人感兴趣的话

题也并不实际,因而强行维系关系有时就成了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亲属关系的加

速淡化与疏远,使得社会、媒体以及学界不得不开始关注 “断亲”现象。有学者将

青年 “断亲”总结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
简单讲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①

实际上,“断亲”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仍旧没有被梳理清楚,值得细致探讨。从

“断亲”的概念来看,“断亲”只发生在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之间吗? “断亲”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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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象分别是什么? 亲属关系真的 “断”了吗? 如何通过中国社会结构的嬗变视角

去理解 “断亲”现象? “断亲”究竟是顺流还是逆流? 此局面改善之可能又在何处?
当代社会人们 “断”的只有亲吗? 以上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并严肃回答的问题。本文

试图对其中的部分问题展开研究并予以回答,期待更多的学者加入此研究之中,共

同推动对于 “断亲”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家庭现代化与社会交换:“断亲”现象的理论模型构建

滕尼斯对于亲属关系有过这样一段生动描述:“亲属关系将房屋当作它的场所,
仿佛房屋就是它的身体。亲属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共同地占有并享受着好东西。”但显然,不同社会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以及适宜生存

的土壤,传统社会血缘、姻缘与地缘构成 “同一个屋檐下”的人际互动与人际关系

的主要类型,进入现代社会后,血缘、姻缘与地缘逐渐让位于业缘、利缘与趣缘,
这也渐而引起了本研究对于家庭关系与亲属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一)不单单是血缘:何为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相较于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而存在,它包括由生育

带来的血亲群体和由婚配带来的姻亲群体。① 换句话说,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配偶

带来的姻亲群体是亲人。亚里士多德讨论亲属关系时,更是将之包容于相互归属的

更大意义中,“父母爱孩子,把他们当作自身;孩子爱父母,把他们当作自身的来

源;兄弟间血脉相通,骨肉相连”②。这类似于中国人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亲属关系:
亲人血浓于水,属于彼此亦是相互依赖。

实际上,亲属关系不仅能够在血缘上得以解释,在社会意义上亦能建构。由于

某些时代与地域太过遥远,我们无法窥探世界各地亲属关系的全貌。举例来看,苏

拉威西岛的托帕默纳人,其父母关系是通过产后养育形成的:“孩童们从一个家流动

到另一个家中很容易,他们的父母观根植于养育和共同的消费。”③ 内必利尔山谷的

新几内亚人,其亲属关系是由克崩 (kopong),即油脂和脂肪的传递产生的,④ 这类

似于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土地和人类的拥有者之间有交互主体性关系或是亲属关

系,⑤ 毕竟油脂的传递依赖于在同一片土地上分享食物、共进晚餐,而土地又和人

们的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亚马孙人来说,记忆本质上也与亲密关系相连,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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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就是亲属制度本身。① 无论是收养与寄养、分享食物、共处同一片土地,抑或

是拥有共同的记忆,社会建构的亲属制度,在某些土地上充当着生理与生育的必要

补充。因而,萨林斯将亲属关系定义为:存在的相互性 (mutualityofbeing)网络,
这就意味着亲属之间是彼此共存并相互依赖的。这样的亲属关系定义,类似于斯黛

丝一开始将家庭简单定义为对亲属关系和性别关系的安排,而后在21世纪的家庭研

究中,超越了血缘与婚姻的束缚,扩展为相爱和彼此关心的一群人。② “亲密关系的

集合体”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存在的相互性”则包容了所有的亲属关系。
如今再次审视亲属关系的概念,滕尼斯 “同一个屋檐下”的比喻充满温情,但

在现代社会中物理的空间却太过狭窄,也并不实际,萨林斯 “存在的相互性”外延

又太宽,只要参与和分享了对方的存在就是亲属,无法区分亲属关系与其他社会联

系,也无法确定个体在亲属团体内的身份。③ 在此,并非辩论有关亲属关系长达一

个世纪的 “生物性 文化性”之争,也并非对亲属关系的定义进行批判与再阐释,只

是强调亲属关系其实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关系,更是一种社会性、文化性的

关系。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亲属关系,而非局限于血缘等生物性联系,是打开现代

亲属关系大门的重要钥匙。据此可以观测具有 “伸缩性”的家庭场域,亦可更好地

理解 “断亲”之可能。
(二)传统与现代:家庭现代化理论简述

从更为宽广的意义上理解 “断亲”中 “断”的情形,并非起源于西方学界一致

认为的工业社会。时间可以追溯至讲爱斯基摩语的人群,其亲属关系充满着弹性,
亲属关系不仅可以被建构,也可以在实践中被消解,“如果人们觉得某些亲属关系不

让人满意,他们就可以解散这样的关系,也可以选择相当多的亲属关系”④。人们有

改变亲属关系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关系本身在经受改变,也不意味着这

样的关系没有确定的性质和行为规范。⑤

相对于格陵兰岛人决绝地解散亲属关系,现代意义上亲属关系的淡化显然较为

隐性与缓和,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亲属关系正悄然疏离。支撑家庭生活的不再

是集体意识,而是越来越决定家庭生活之全部的劳动分工,⑥ 这也暗示着家庭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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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衰弱与重要性的下降。①

与亲属群体切断联系的 “孤立的核心家庭”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家庭规模

的大小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成为确定家庭现代与否的标准,② 帕森斯所述的 “核心

的孤立家庭”成为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并渐而盛行。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包

含的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常受到质疑,也一再被重新解释和修正,由此演化

出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③ 主要观点有:1.现代化对传统观念有一定的依赖作用,
并且经常需要传统观念的支持;④ 2.尽管核心家庭是主流形式,但家庭变迁也存在

多种路径和模式,家庭纽带和亲属间相互援助与情感支持依然存在,家庭并非完全

孤立;3.亲属关系的影响力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独立于亲属网络之外。⑤

家庭现代化理论带来的启示是,工业化下不断萌芽的个人主义,催生出 “关系

更多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的价值观念。利益原则、经济利益纽带、合作的有效

和互惠的维持等理性因素,越来越多地替代疏密不同、远近有别的血亲、姻亲关系,
改变了传统亲属关系的内涵。⑥ 具体来说,传统亲属关系出现理性化的发展趋势,
即表现为注重经济利益。⑦ 核心家庭内部情感性交换可能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核心

家庭之外,则由工具性、利益性主导。⑧

(三)个体的理性选择:“断亲”现象的理论解释模型

举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假设有两个人,一个是你的亲戚,另一个不是;他们

有你需要的某种东西,你会找哪个去请求帮助,答案是我当然会去我的亲戚那边,
如果他没有给我,另一个人给了我,我就会知道另一个人真正是我的 ‘亲戚’”⑨。

这背后包含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交换,社会交换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

方社会学界,其以特定的人性假设为基础,基本观点是:行动者是理性的,理性行

动者为达到需求的满足与他者进行交换性互动。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资源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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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家庭以外的市场交换,损失最小化和

收益最大化是获取生活资源的两个基本动

机。① 如果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看待

“断亲”,断掉的是那些非主观选择的、一

年都未必能见一次面的仅有血缘关系的亲

戚;亲近的是在经济与情感上都能带来慰

藉的家人,在这样良性的亲属关系维系

中,双方都能得到经济属性与情感属性的

“报酬”。因此,在沈奕斐的三角形理论框

架基础上,可以建立 “断亲”现象下的社

会、家庭与个人三角形理论框架 (图1)。
上述所言也交代了 “个体→家庭”指向的

理性选择与交换缘由。
根据经典的现代化理论,随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互兼容,必然产生家族

主义到个体化的转向。中国的传统社会盛行家族主义,家族是抵抗自然风险的基础。
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是中国人的中心价值,也是世代延续的形式。② 如果当个人利

益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通常个人需要妥协,以家庭利益为重。当代社会的家庭

则多是个人利益的相互协调,个体不再追求统一的大家族利益,选择 “过自己的生

活”,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如同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所指出的那样: “去传统化、
脱嵌、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无法抗拒的更加独立和个

人主义的压力,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个体身上。”③ 以上是 “社会→个体”指向的个

体化描述。
显然,个体化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去传统化,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亲属关

系对家庭和个人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④ 亲人永远是你最亲的人,亲情观念终究

是家庭的基础,家之所以为家,是因为有亲情,否则只是居住的房屋。故而传统亲

情观念中温暖人心的思念、寄托与回望仍旧牵扯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内心,个体也

正是在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充盈之下,才显得更为丰满,这也是为何本研究在阐

述亲属关系时,更强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互兼容,而非无条件的现代化转向

的原因。“家庭→个体”指向之间,仍有着传统亲情观念的影响与束缚,在个体化与

亲情观念的双重作用下,活在自由与决定交织中的我们,才显得更有张力。
在家庭内部可以发现,亲人间的互动产生影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时候

父母较忙,因而住在奶奶家,与奶奶的互动较为频繁,与奶奶的关系相较于外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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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然更为亲密”(访谈对象Q1)。家庭与亲属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但由于亲属关系有一定的滞后性,当家庭的互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亲属关系可能

还是以之前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部分年轻人选择

“断亲”,但年长一代始终难以接受亲属关系的疏离,因为亲属关系的能动性在他们

那里并没有得以转换。
从 “个体→社会”的指向来看,“断亲”的背后存在着青年对亲友关系、职场关

系、师生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重塑。重塑与改变的背后,是通过距离来

表现并且通过距离去观测。进入当代社会,人们在记认亲属时不再遵照同一体系,
而是根据利益、亲密关系等来确定远近。① 亲属关系并非不再重要,而是变成一个

可供选择的体系。当跳脱亲属关系的研究视角去看待整个社会关系网络时,可以发

现有的挚友甚至会排在其他远亲甚至兄弟姐妹前面。因而个体对于社会而言,有着

自己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解、选择与重构。
总之,在本研究建构的亲属关系意义上的社会、家庭与个人的三角形理论框架

中,尽管强调个体的理性选择对于家庭以及社会的影响,但仍旧不可忽略结构对个

人的束缚。此外,个体化的转向并非只有益处,个体化也会面临 “空虚时代”与

“公共人的衰弱”等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庭如今逐渐演变为私人生活的中心

以及个人的避风港,家庭内部的个体成员也开始了自己独立的私人生活”②。

三、重新定义与描述:何为 “断亲”?

“断亲”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兼容下,基于个体的利益、志趣或情感判断以及

对于亲属关系的情感体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之前媒体有关 “断亲”的描述,
更多是仅从青年群体出发,关注最为常见的青年 “断亲”现象,而忽视了现实生活

中的 “断亲”现象错综复杂的可能性。“断亲”绝不仅有一个方向,这越发引起我们

对 “断亲”主体、“断亲”对象以及 “断亲”实质的思考,同时亦需要回归生活中生

动的样本去描述。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描述

家庭是相对封闭的场域,因此研究者很难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进入他人的家庭

场域中去观察具体的家庭互动行为。此外,访谈对象在被研究时完全可以出于塑造

完美家庭形象的考虑,闭口不谈其家庭内部是否存在 “断亲”现象。因而,针对研

究材料获取的困难,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一方面,访谈对象中有研究者的

亲戚,研究者也正在经历 “断亲”过程,既是 “局内人”,又是 “局外人”。另一方

面,所谓 “熟人之间无秘密”,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大大增强访谈对象提供信息的可

信度,故其余访谈对象皆是建立了一定社交关系的朋友,以求所整理的结果展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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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真实。
本研究通过对访谈对象的行为表述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的理解。资料搜集时

间为2022年9月至10月,采样地点为南京,主要访谈了10位完全 “断亲”、部分

“断亲”或仅有 “断亲”倾向的人员,年龄从20岁至80岁不等,男女比例均等,职

业多元。访谈问题主要集中于:第一,自身是否存在 “断亲”行为,是主动或被动,
自觉或不自觉;第二, “断亲”的对象主要是哪些家庭成员或亲属;第三, “断亲”
的因素有哪些;第四,对于 “断亲”的主观感受及态度如何。针对但不限于以上问

题进行探究。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访谈对象 年龄 性别 职业 是否成家 仍亲密联系的亲属 “断亲”态度 最主要原因

Q1 25岁 男 学生 否
(外)祖 父 母、父 母、叔、
伯、舅、堂 (表)兄 弟 姐
妹

主动 “断亲” 理性选择

Q2 26岁 女 媒体工作者 否 外祖父母、母亲 被动 “断亲” 父母离异

Q3 25岁 男 辅导员 否
(外)祖 父 母、父 母、叔、
伯、亲兄弟姐妹

主动 “断亲” 理性选择

Q4 20岁 女 学生 否 (外)祖父母、父母 主动 “断亲” 学业繁忙

Z1 31岁 男 学生 是
(外)祖 父 母、父 母、叔、
伯、姑、舅、姨

被动 “断亲” 迁移流动

Z2 42岁 男 经理 是 (外)祖父母、舅、女儿 主动 “断亲” 工作繁忙

Z3 53岁 女 媒体工作者 否
父母、堂 (表)兄弟姐妹、
侄子 (女)、外甥 (女) 主动 “断亲” 理性选择

L1 73岁 女 退休 是 未发生矛盾的亲戚 主动 “断亲” 家庭矛盾

L2 79岁 女 退休 是
子女、亲兄弟姐妹、儿媳、
女婿、孙子 (女) 主动 “断亲” 理性选择

L3 80岁 男 退休 是
子女、儿 媳、女 婿、孙 子
(女) 被动 “断亲” 迁移流动

  对于访谈资料,需要补充几点。第一,由于 “断亲”现象存在主体的多样性,
故而在访谈之前,需要对访谈对象进行年龄分组,是否成家是一项重要依据。现实

生活中,人们通过成小家的方式从大家庭中分离,然后借 “空间距离化”达到 “关
系距离化”。第二,家庭成员构成不同,“断亲”的对象难以细致化统一归类,但可

以从 “有亲密联系的亲属”入手,大致反推 “断亲”的对象 (这也恰恰体现出 “断
亲”现象的常见)。第三,从 “断亲”的态度出发, “断亲”可以分为主动 “断亲”
与被动 “断亲”两种类型,一般由于迁移流动或是家庭原因,人们常常被迫 “断
亲”,但哪怕是在被动 “断亲”的情况之下,亦可发现其有主动 “断亲”的想法。例

如,“我是因为父母离异,所以和父亲那边的亲戚都没有来往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一种好事,和那些亲戚哪怕联系应该也聊不到一块儿去,我也不情愿” (访谈对象

Q2)。因而,“断亲”多是一种主动与被动的交织。第四,在访谈过程中,工作或学

业繁忙、生活压力大常成为 “断亲”的替代理由,但结束无效的亲属社交本就是一

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是受访者不愿明示。第五,从情绪上观察,“断亲”有较为温

和、隐性的 “断亲”,这是最为常见的 “断亲”样态,但亦有 “老死不相往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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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 “断亲”。一些难以调和的家庭矛盾,会导致某个家庭和另外某个亲戚所在的家

庭 “老死不相往来”。例如,“他们家说我闲话,也不欢迎我,我干吗要热脸贴冷屁

股呢? 以后就不走动不来往了呗”(访谈对象L1)。
(二)似断非断:对 “断亲”的重新定义

在传统社会,五代之内具有血亲关系的可以称为家族成员,过了五代,民间称

为 “出服”,也就是 “断亲”的意思,自此之后,就不再是家族成员,而是一般的外

人,最多可称为 “500年前是一家”(图2)。

走向现代社会,“断亲”现象多种多样。若以性别视角去看待 “断亲”现象,可

以发现:一是原生家庭有女孩的寄养家庭,在女孩长大婚配后,夫家才被视作女孩

自己的家,女孩视原生家庭成员为亲戚关系而非家庭成员,亲子关系似乎断绝了。
二是男孩长大成家后,一般会分家单独过,因而也算是 “断亲”的一种,这里可以

把成婚分家视作成人礼,标志着男性要真正承担起责任。成婚造成的 “断亲”现象

不仅有隐性、温和的一面,还有因为高额彩礼等习俗造成的戏剧化冲突。
若以代际的视角去看待 “断亲”现象,首先是纵向的年轻人对于老一辈的 “断

亲”。此类现象也是现实生活以及媒体报道中最常出现的,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与

亲戚互动本就很少,再加上受价值观、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自然

对亲戚表现出淡漠。其次是代内的横向 “断亲”。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长者之间的

“断亲”,老年人普遍出现 “故土难离”“思亲如故”,是因为曾经的共同经历与共同

的价值观使然,但即便是老年人,由于价值观与社会地位等不同,也很难聊到一起。
如果出现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如前文所述出现某个家庭和另外某个亲戚所在

家庭 “老死不相往来”的场面,这是由于长辈之间的 “断亲”使然。另一类是年轻

人同辈之间的 “断亲”,与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关系的疏远。例如,形容昔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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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虽然是戏言,但实际上意味着接受

过高等教育后心境的变化、人生目标的转移、世界观的改变等,差异较大的人群之

间很难有共同的语言。以此类推,同龄人之间由于生命历程不同,尽管是亲人,但

部分年轻人与其他人生轨迹不相同的同龄人之间很少有交集,也很少有共同语言。
“在饭桌上,也常能听到父辈对子辈的教导: ‘你们年轻人之间要多交流、多来往

呀。’”(访谈对象Z2),这从侧面反映出年轻人之间的 “断亲”现象严重。
“断亲”现象错综复杂,需要进一步定义。本研究赞同将亲属关系视为 “一个由

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关系网络”①,主要考察在亲属关系中个体的理性选择与

传统亲情观念的拉扯,因而本研究将 “断亲”重新定义为:出于个体的理性选择与

传统亲情观念的束缚,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同三代以内的亲属关系逐渐疏远的一种

过程。该定义相对于之前胡小武对于 “断亲”的定义,② 有以下几个要点需要阐明。
第一,“懒于、疏于、不屑于”的说法生动又形象,注重个体 “断亲”的心理过

程,“懒于”的背后是觉得社交麻烦,“疏于”的背后是工作与学业繁忙,而 “不屑

于”的背后则是对亲情的不重视,这大多源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转向。但 “懒于、
疏于、不屑于”只考虑到 “断亲”主体的随性而为,却忽略了实际情况中主体对于

亲属关系的把握与回归, “我也想随心所欲的 ‘断亲’,但有时候父母那边有啥事,
会逼得我们去联系一些亲戚”(访谈对象Z1)。故而,本研究所关注的个体的理性选

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束缚,在体现双重面向的同时,“断”得更为意味深长,聚焦时

代的兼容性以及学理价值。
第二,本研究对 “断亲”现象的描述进行丰富与拓展,在之前的定义与描述中,

“断亲”更多是青年群体对于老一辈群体关系的疏远。这样的定义,忽略了 “断亲”
主体以及对象的多样性。“断亲”的主体不仅仅是青年人,也可以是中年人,亦可以

是老年人;“断亲”的对象不仅仅是长辈,也可能是同辈,只能说 “断亲”现象更多

也更为常见地发生于青年与长辈之间。
第三,“断亲”究竟是从几代以内的亲属关系上断,从定义上需要解释清楚。之

前的定义更多侧重于 “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要拉倒”的习俗分类,也就是说,
第一代是一母同胞亲兄弟姐妹,非常亲密;第二代就是堂 (表)兄弟姐妹,已远不

如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亲了。说 “断亲”是 “二代以内的亲属关系疏远”的一种表

现似乎没什么不妥,但这样的说法更多是从旁系亲属出发,忽略了直系亲属其实三

代以内都是较为亲密的现实场景,③ 因而需要以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为依据进一步

划分。直系血亲代数的计算和旁系血亲不一样,直系血亲是从本人算起,本人为一

代,向上父母为二代,祖父母为三代;向下子女为二代,孙子女为三代。按照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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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的计算方法,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包括叔、伯、姑、舅、姨、堂 (表)兄弟姐

妹、侄子 (女)、外甥 (女)等。故而在旁系亲属与直系亲属的双重关照下,本文将

“断亲”对象梳理为 “同三代及以内的亲属关系”,看似比之前的定义增加了一代,
但实际上揭示出 “断亲”现象中 “断”的不只有一个方向,有向上和向下,更有横

向的交错。
第四,厘清主体和对象的丰富性以后,进一步发现 “断亲”涉及主动与被动两

种选择,主动是出于个体的理性选择等因素考究,是一种自觉的 “断亲”,而被动则

有自觉与不自觉两种倾向。例如,长辈由于一些家庭利益因素 (比如分家产)与亲

戚 “断亲”,作为双方的子女便被动地与对方 “断”了联系,若本身之前就不想与亲

戚之间维系复杂的联系,那这种被动 “断亲”就是一种自觉的顺势 “断亲”,反之便

是一种被动的不自觉的 “断亲”行为。
第五,本研究认同胡小武所言 “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

戚关系”的理念。因为无论如何 “断亲”,“断”的只有相对意义上关系之间的距离,
而永远无法断绝血缘意义上的亲属关系。本研究定义的 “断亲”,更多需要分析的是

部分 “断亲”以及有 “断亲”倾向这两种程度的 “断亲”。似断非断的背后更能体现

出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一种妥协,较为温和、隐性的 “断亲”现象更

具有探讨的意义,而剧烈的完全 “断亲”较为少见,且多只是因为一些家庭冲突而

诱发。

四、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断亲”现象孕育的土壤

“断亲”作为时代变迁的产物,除了个体的理性选择,仍需要挖掘其背后的社会

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等要素,从而更好地理解 “断亲”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内在机制。
(一)地缘的崩坏:城市化与人口迁移流动

传统农业社会受土地束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因而农业社会是一

个安土重迁的熟人社会。亲属之间相邻而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成员具有强烈的群

体同聚意识,宗亲互助成为必然,亲属间互动也较为频繁。进入工业与后工业社会,
城市不仅是各种资源的集聚地与富集地,而且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因而也

是就业机会富集地、财富创造地与收入增长地,进而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地与工

作地。由于各种资源聚集本身会产生集聚效应或规模效应,进而推动城市化发展,
故而城乡与区域发展必然存在差异。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资源富集,就业机会多、发展前景好、收入高、竞争环境

相对公平,在比较利益驱使下,向城市、大城市迁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理性选择。①

滕尼斯所说的 “亲属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一种奢望。
“因为来南京读书上学,后来就留在南京成家,和老家那边的三代内的旁系就有点断

了,我认为主要是迁移的原因” (访谈对象Z1)。伴随着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迁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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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亲属间聚少离多,不生活在一起,又何谈亲密的感情? 最亲密的直系亲属间的

关系尚且可以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维系,而与一些表亲或远亲

的关系则不可避免地走向疏远。
(二)价值观多元: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不仅仅包含上文提及的地理位置的迁移流动,还包括政治、经济或社

会地位的变化。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流动之间一直是互相影响、双向变化的动态关

系。① 疏离理论认为,社会流动会破坏流动者的个人关系,他们会疏远传统的亲属

关系或者原阶层的成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流动者为了摆脱孤立的状态,会扩大

趣缘关系,建立起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就是说,伴随着人们政治、经济或

社会地位的变化,初级关系 (亲属关系)与次级关系 (同事与朋友)都会受到影响。
“断亲”现象也与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息息相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自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的共同话语自然较少。不同价值观的人很难谈得拢,也很难

成为知心朋友。此外,除了家人、亲属、师生关系以外,社会关系网络更多建立在

社会阶层地位相近的人之间,社会地位相差很大的人之间难以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这不完全是因为地位高者瞧不起地位低者,更多是由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理

想目标、追求、关注点与所遭遇的问题各不相同,因而彼此之间更多属于 “鸡对鸭

讲”,无法谈到一块儿去。例如,在家庭聚会上,长辈的关注焦点是学业、工作与婚

姻家庭。一方面,长辈的 “人生三问”确实是其关心年轻一代的方式,保守、传统

的思想观念让他们对于稳定的生活极为看重。另一方面,长辈的关注焦点确实也与

年轻一代的关注焦点存在偏差。
哪怕是同辈群体间,由于人生经历大不相同,也很难聊到一块儿去。“不是我不

想和表妹聊天,是我真的不知道和她说什么,她现在的情况我也不了解,我关注的

她也不一定感兴趣呀”(访谈对象Q3)。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变迁、社会分化、价

值与文化多元的时代,不仅存在不同代人之间的代沟,而且同代人之间的 “代内沟”
也愈演愈烈。随着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加剧,彼此之间的亲密联系正在渐行渐远。
事实上,人们总是趋向于 “向上”社会交往,《增广贤文》中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

在深山有远亲”的描述,折射出十分微妙与复杂多样的人世间关系。
(三)人情与金钱: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

中国社会正经历从 “人情社会”逐渐向 “人情与金钱社会”转型的特殊过程,
市场的作用正在被放大。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一家一户难以抵御天灾人祸,所

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抱团取暖的家族主义存在延续的价值,且许多服务无法从完备

的市场中购买,只能依赖于家族内部的分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很好地满

足了人们的绝大部分需求,市场经济的运行让小家庭与个人有了对抗风险的能力,
并且能够享受到更好、更公平的服务。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正式和科层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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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系亲属外,现代社会家庭中的亲戚并不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过去广泛而有力

的 “人情社会”相比,今天的亲属链被缩短和削弱。
此外,传统社会由于缺少制度性保障,遇到天灾人祸更多依靠血缘、姻缘与地

缘关系的互助来克服。家庭和宗族内在的连带和互助是永久性的,当社会经济环境

还不能提供更好的选择机会时,各种亲属关系就不大容易瓦解。而进入现代社会后,
由于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制度的广泛建立与不断完善,人们对

血缘、亲缘与地缘等传统关系的依赖程度下降,遇到问题主要靠制度去解决,这也

加速了传统社会关系的弱化。由宗亲互助逐渐转向社会保障,个人的独立性增强,
对亲属关系网络的依赖性下降,“断亲”便情有可原了。

(四)减少社交成本:生活压力与内卷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内卷化不断引起人们的共鸣。
在优质资源总量有限情况下的社会竞争愈发激烈,人们深陷内卷与焦虑,教育扩张

且与就业市场脱节、贫富分化与利益失衡、准公共物品与服务短缺等加剧了民众的

不公平感。①

“我的父亲小时候是有着充裕的时光住在乡下祖母家的,他可以尽情地嬉戏,也

可以帮助长辈务农,有着有趣而丰富的童年,自然而然与亲戚的关系较深”(访谈对

象Q1)。而现在的大多数学生,从小内卷式的教育与学习致使他们的休闲时光被完

全压榨,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维系与亲戚之间的交往。家庭子女数量锐减与残酷的

升学淘汰机制导致教育陷入排位赛的内卷化竞争。② 在教育压力之下,学生阶段的

社交圈与亲戚和长辈逐渐发生分离,这也是为何孩子与同学见面就无话不谈,而在

家长面前就 “哑火”的原因,“上初中以后,我都没法和同学出去玩了,周末还要上

补习班,更别说回奶奶家了”(访谈对象Q4)。当这部分人群踏入工作领域,逐渐走

入中年,又面临着赚钱买房、结婚、生育、教育子女、养老等一系列难题,生活压

力巨大,如果还需要维系着没多少感情、也没多少价值的亲属关系的话,会更加身

心俱疲,因而他们选择 “断亲”,从而减少现实与虚拟世界中的社交。“我现在最怕

听到哪个亲戚家小孩儿结婚,一有这个话,就代表我要出份子,都是钱哎”(访谈对

象Z3)。以微信朋友圈为例,朋友圈里除了朋友,还有各种复杂微妙的社会关系:
职场上的客户、同事和领导,家族里的亲戚和长辈等等。面对社会关系如此多元的

朋友圈,在想要发表动态时,便会产生各种顾虑。③ 在网络中维系亲属关系的时间

成本极低,但这种方式都在隐退,更何况是现实社会中的频繁走动。
(五)数字化生存:趣缘与网络

都市生活中,传统意义上的亲属关系功能正在弱化,邻里关系的重要性也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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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而基于趣缘和业缘等建立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正不断上升。个人在城市社会

中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于生活秩序和个人创造的社群网,① 互联网则为社群网的

建立提供了天然的平台,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与爱好选择交往对象。网络的开

放性彻底改变了人际交往模式,提高了人与人交往的主动性。② 自身的完善不仅仅

局限于亲属关系的丰满,还体现在与兴趣爱好相似的人结伴同行,这也是趣缘社交

关系网络存在的合理性。
数字化生存中建立的丰富趣缘社交关系网络,自然而然会对亲属关系的维系产

生挤压。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娱乐方式是走亲戚、串门、和朋友出去玩,互联网普

及之后,娱乐方式是在家中打开电脑,游戏、娱乐、社交。“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

式改变了以往现实中的 “人与人”直接互动的生活方式,更别说走亲访友这种长辈

所坚持的方式了。

五、顺流抑或逆流:“断亲”带来的影响及重联的可能性

“断亲”不完全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甚至独生子女现象所致,③ 在国外也有类

似的现象,这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无所谓好坏之分,不是人为努力就能改变的。因

此,无论个人是否喜欢、是否接受 “断亲”现象,“断亲”现象都会愈演愈烈,对此

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不同社会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以及适宜生存的土壤,传统社会有传统社会的文

化,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文化。“断亲”对传统社会而言确实属于逆流,但对现代

社会而言却属于顺流,也是一股新流。无论如何努力,传统的 “走亲戚”等风俗习

惯都难以在下一代有高频率的维系,这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

价。
(一)家庭功能与社交成本:“断亲”之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收入逐渐增加,人们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
在这种逐渐富裕的生活环境下,我们也常能听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不那么

纯粹了,人情往来都是钱”(访谈对象L2)等论调。家庭之间经济援助上的要求越

来越高,家庭关系从人情渐而围绕着 “怎么挣钱”和 “怎么花钱”展开,④ 感情成

分受到了极大影响。
“断亲”现象对亲缘关系、人际关系、婚恋观念等都产生很大影响,最突出的就

是来自非制度性的宗亲互动与互助大大减少,家庭与家族的影响力与功能大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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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更多依赖于制度与市场解决其遇到的各种问题,传统文化及其存续也将因此面

临更多的挑战。市场经济发展与现代福利制度建立虽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

也导致了家庭功能的弱化,其中情感慰藉功能的弱化成为重要特征。
“断亲”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对于不常见面的、没有情感与经济往来的亲戚,

强行维系关系反而是一种负累。“断亲”是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简约机制,否则,
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人们身处其中,不堪其扰。当然,我们常

常听到人们批判现在的人不重视亲情,变得越来越自私,理性选择用于亲情显得有

违伦理、甚至 “大逆不道”,但实际上,个体化并不会产生一个自私的家庭,也并不

必然产生一个自私的社会。个体化,一方面固然培养了关注自我的文化,但另一方

面也培养了利他主义的道德标准。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交换等观念,并不排除对他人

的关心,只是在过好自己生活的同时,更好地爱身边值得爱的人。而在旧的价值体

系中,个体往往必须服从集体,似乎以家庭为重、为别人而活的牺牲奉献才是神圣

的,但这在今天显然并不合理。
(二)“伸缩性的弹簧”:“断”后重联

在强调家文化和亲缘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人们 “断亲”后该何去何从?
又该如何经营与亲戚的关系? 实际上,亲戚之间的走动看似 “断”了,但可以通过

一些时间节点象征性地连接,这种现象可以比喻为 “伸缩性的弹簧”(图3)。例如,
乔迁、结婚等家庭重大事件,会使得一家人在固定的时间节点重新团聚。但 “断”
后重联也仅仅是通过重大事件重新联系,不一定代表以后会重新连接与长时间维系。

关于圈层顺序,每个人可能都不尽相同。在平时生活中,每天可能只与最上方

的两个圈层打交道,但一旦有重大节点事件出现,在事件压力的触碰下,“伸缩性的

弹簧”便会向下挤压,例如商量订婚时,直系亲属便与爱人的圈层在事件压力下同

属于一个平面;又如春节时,直系亲属、爱人、旁系亲属都要互相走动,可能就被

挤压到同一个平面;再如结婚,可能只要沾上一点关系的亲戚都会被邀请参加婚礼,
在婚礼场域中大家就同处一个平面。“伸缩性的弹簧”想要表达的是,个体圈层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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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一层一层推开的,同时各圈层的思考方式以及与自身的联系也不在一个水平面

上,但当一些重大节点事件出现时,或多或少地在事件的助力之下,原本伸展的弹

簧会被压缩,致使不同圈层产生重叠,从而实现 “断亲”的回归。
这也勾勒出 “断亲”背后一个生动的疑问,即年轻一代似乎是因为还没有完全

从父辈与母辈的手中接过维系家庭联系的接力棒,所以仍可以主动地选择 “断亲”,
而一旦独立门户,不仅可能意识到人情的重要性,而且还要开始承担维系亲属关系

的责任。父母在的时候,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是不单独立户的,不需要与亲属

单独往来,因而不需要承担很多责任。但父母年老或者分户后,情况就完全不同,
人情往来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掺杂其中。例如,考虑到

父母的要求与脸面,不得不与一些亲戚保持最低限度的交往。所以, “似断非断”
“疏而不离”或许才是 “断亲”现象背后生动的特征。

需要清楚的是,价值观念在家庭变迁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

“断亲”现象的出现,以业缘、趣缘、利缘、价值观缘等为载体与内在勾连方式的

“共同体”,依靠现代科技,并借助于制度性的社会保障与市场性的等价交换原则等

迅速扩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血缘、姻缘等亲缘,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形式。未来

更好地保持亲属关系的维系必须更多地建立在业缘、趣缘、利缘、价值观缘等相近

的基础之上。

六、总结与思考:“断”的只有亲吗?

本研究从亲属关系的定义出发,回顾了家庭现代化理论以及社会交换理论,并

在此基础上,建构 “断亲”现象下的社会、家庭与个人亲属关系三角形理论框架,
强调个体对于家庭以及亲属关系的理性选择。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强调家文化和亲

缘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断亲”不是随性而为,通常还受到传统家庭观念的

束缚。在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拉扯下,本研究将 “断亲”重新定义为:
出于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束缚,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同三代以内的亲

属关系逐渐疏远的一种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断亲”的主体与对象较为丰富,不仅仅发生在青年与青年之间

以及青年与长辈之间。 “断”的方向也不只有向上,还有向下,更有横向的交错,
“断亲”同时也涉及主动与被动两种选择。此外,“断亲”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

亲戚关系,无论如何 “断亲”,“断”的只有相对意义上关系之间的距离,而永远无

法断绝血缘意义上的亲属关系。
伴随着城市化与人口迁移流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制

度的发展、生活压力与内卷以及数字化生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断亲”, “断亲”
是现代化的结果。尽管 “断亲”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家庭功能、减少宗亲互助,但

对于个体而言,需要通过 “断亲”减少无效社交。“断亲”断掉的是那些一年都未必

能见一次的、仅有血缘关系维系的亲戚,亲近的是在经济与情感上都能带来慰藉的

家人。这体现了一个成熟的人良好的自我分化水平,其能把握好亲密关系和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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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在一些重大节点事件之下以及青年成家之后,亲属关系也会有所回归,本研究

将其定义为亲属关系 “伸缩性的弹簧”。但无论如何,未来想要更好地经营亲属关

系,需要培养相近的业缘、趣缘、利缘与价值观缘,在此基础之上,亲属关系的持

续连接才成为可能。
本文从 “断亲”出发,但最终发现 “断”的不只有亲属关系,每个人都会有社

会交往的需求,同样地,在生活压力之下,每个人都有 “关系断联”的权利。与

“断亲”选择相对应的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重塑。个体根据利益、志趣、亲密

关系等因素,来确定社交关系网络的远近,距离自己远近的 “波纹”是一个可供选

择的体系。被 “断”掉的人们,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亲情、友情,只是在某个个

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距离稍远而已,已经疏远了的人,不会因为一次聚会就再度

变得亲切,层次不同的圈子,硬着头皮也挤不进去,人们总会存在距离自己较近的

那群人,距离的远近不仅仅是血缘关系、地理距离,更是心理距离。
在访谈样本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 “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无效的社交成

本”。依照前文分析,个体常出于减少社交成本的目的而疏远与他人的距离,例如拒

绝参加一些看似无趣的聚会等。但在某些具体的情境之下,人们尽管不愿意,仍旧

会前往,原因就在于付出的社交成本短期内看似不会有所回报,但可能会在未来有

所体现。在注重关系与人情的社会中,社交回报潜伏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如果仅

凭个体随心所欲的理性选择,完全把人情往来的利益关系抛诸脑后,可能在现行的

社会中也不是最优的做法。
因此,“断亲”体现了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拉扯,但如果把视角拉

远,社会关系网络维系的背后,更是个体性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之间的博弈。人

不仅是一切社交关系的总和,也是恩情与亏欠的乘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终究会

找到新的亲情存在的形式与社交关系,而最舒服的相处状态永远是每个人的生活方

式与追求。

“KinshipDisconnection”:Concepts,IssuesandReflections

CHENYouhua,ZONGHao
(Schoolof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s,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23,Jiangsu,China)

Abstract:Themutualcompatibilityoftraditionalandmodernsocietiesinevitablybringsabouta
shiftfromfamilismtoindividualism.Forkinshiprelationships,peoplearenotonlyboundbythe
traditionalconceptofkinship,butalsotakemoreandmorerationalconsiderationsresultinginin-
creasinglyintensephenomenonof“kinshipdisconnection”.Thispaperconstructsatriangletheo-
reticalframeworkofsociety,familyandindividuals,redefininganddescribingthephenomenonof
“kinshipdisconnection”,andexploringitsbreedingground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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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andlifestyle.Asaninevitableproductofmodernization,“kinshipdisconnection”hasledto
theretreatofmutualassistanceamongclansmenandweakenedthefunctionoffamily,reducing
thecostofsocializationtoacertainextent.Disconnectioncanalsoturnouttobereconnected,

thatis,the“returnofthestretchedspring”.“Kinshipdisconnection”reflectsnotonlytheration-
alchoiceofindividualsbutalsothestructuralreshapingofsocialnetwork.
Keywords:kinshipdisconnection;kinshiprelationship;socialnetwork;rationalchoice

(责任编辑 陈 曦)



(上接第37页)
in2016,anempiricalstudyisconductedtotesttheinfluenceofsocialresponsibilitypolicieson
thevaluesofstate-ownedenterprises.Theresearchsamplesarethelistedcompaniesonthe
ShanghaiandShenzhenstockmarketsfrom2010to2019.Thestatisticalanalysisofdoublediffer-
ence(propensityscore)matchingDID-PSMshowsthatthesocialresponsibilitypolicysignificant-
lypromotesthevaluesofstate-ownedenterprises,andtheconclusionisstillvalidafterthero-
bustnesstest.Heterogeneitytestingshowsthatpolicyeffectsaremoresignificantwiththelisted
companieswithacombinationoftworolesandlowseparationoftwopowers.Mechanismtesting
showsthatthesocialresponsibilitypolicypromotesthevaluesviathemediationofaccountingin-
formationquality.
Keywords:socialresponsibilitypolicy;state-ownedenterprise;enterprisevalue;policyeffect;

heterogeneity
(责任编辑 彭秀银,陈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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